
悸动的夏
（外二首）

唐臻科

涟漪对堤岸的表白
在光影下款款深情
蝴蝶或高或低的舞蹈
被绿眼红翅的蜻蜓一路窥视

蛙鸣依旧喋喋不休
晚风来去游离随性
芦苇撑开宽阔的绿叶
向阳拔节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

一只飞蛾的现场逃离
在如镜的湖面与光线迷幻的空间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窗口
天空或明或暗祥云无序

夜莺飞翔的路径空阔辽远
比如初夏我们瞭望星空
那悸动彷徨的心绪
无法拒绝流星雨爆发的绚丽色彩

爱的泅渡
一种承诺用七年守候
打磨内心的坚毅
憧憬、魅惑、忧虑、惶恐
每一组词的背面都有时间的刻度

拒绝美的方式似乎苛刻
你说天空的飞鸟和时间比试耐力
一片羽毛从三叠纪飞向白垩纪
举重若轻 星辰的光影
追踪原始的丛林和孤岛
海洋始终统治地表领域
每一次的泅渡都写满孤独的词赋

把经历的时光切成片段
饮鸩止渴在的特定环境
那是对灵魂
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

夏日荷
晚风徐来萤舞星空
四野空寂时有蛙鸣入耳
曲径通幽的湖光山色
祥云绕月繁星璀璨
此刻我凭栏御风
一轮明月沉入湖底
水中睡莲冰洁如玉
云破月来的凌波仙子
于夜光微澜的湖面
犹似娇媚的水中芙蓉
在静谧的时空里
潋滟一池的波光

神农风

清点过去这七八年的日子，发
现自己大量的时间都在干同一件事
——迁坟。贯穿株洲云龙示范区的
云龙大道破土动工时，我家五世祖
及曾祖母的墓动迁。原以为祖母墓
也得动，不料最后规划红线却从墓
前一掠而过，投影距离仅余两米，祖
母墓得以保全。不到两年，职教城胡
家冲园区又开始征地，祖父、外祖
父、外祖母及父母的墓动迁。一条连
接云龙大道两侧园区的路也开工
了，吊诡的是，红线又一次从祖母墓
的右侧擦身而过，墓再次得以保全。
族人们说，这座祖宗墓风水真好!

祖母殁于 1978 年腊月，葬于族
人聚居的井坎上屋场对面的漫坡
上。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除了几
棵矮小的马尾松，只有一坡枯茅在
寒风中瑟瑟抖动。我们遵照一位略
懂风水族人的嘱咐，挖圹一丈后下
棺。父亲说，这样也好，将来万一有
别的基建，平掉坟头即可，就无须再
折腾老人家了。父亲当年“基建”的
概念，就是挖几尺地基盖个房子，他
怎能预料到 30多年后云龙示范区的
建设是这般大手笔，强大的工程机
械几周就能搬走整座山!

在胡家冲周边迁坟期间，我和
大弟数度来到祖母墓前。临路的两
边已成绝壁，所谓圹深一丈，事实上
棺木已高悬地面十多米了。这是十
字路口的一角，房地产行话谓之“金
边银角”，下一步的商业开发是板上
钉钉的事。我俩商议，此处迟早是
迁，倒不如趁此机会这次将祖母墓
一并迁走，与其他祖坟归于一处，也
方便日后的祭扫和管理。我们为此
与拆迁部门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
理解，并答应动迁时调派工程机械
配合。不料，这件公私两便的好事却
没能办成，原因是墓边的那户村民
拒绝在他家门前动土。按说我们葬
坟在先，他建宅在后，阻工并无道
理，但考虑到某些民间忌讳的存在，
经同村族人代为沟通无果后，我们
最终也只能作罢。

经数年折腾，叶姓在云龙的祖
坟均已被各房后人陆续迁走，只有
祖母被她那执拗的邻居孤零零地强
留在原地。今年清明祭扫，我在祖母
墓前伫立良久，总觉得石砌的罗围
像个眼眶，中间突起的坟冢是枚眸
子，仿佛是先人们刻意留下这只眼
睛在对叶姓大坝垴一支族人生息繁
衍了 170余年的故土作最后的凝视。

大坝垴叶姓的开派祖是我的五
世祖达三公。据长辈们说，他少时家
贫，于清道光末年由白马垅来大坝
垴给东家看牛。一天，从野地里挖回
一株桃树苗，东家问他挖回来干什
么？他说，栽呀。东家说，屋是我的
屋，地是我的地，你栽在自己的屁眼
里呀！达三公因此立志，四十岁后他
终于有了自己的屋和地。五十岁那
年，他从东家的后人手中买下了大
坝垴屋场。长辈们说，达三公身形高
大，干起农活来舍死亡命。晚年患上
肺痨(肺结核)，终日咳嗽咯血，插田
时咯出的血染红了半丘田。他脾气
倔，儿子媳妇谁也没法将他扯上田
埂。他身后留下了大坝垴祖屋和五
个儿子，我曾祖父行四。五个儿子又
给他留下了二十二个孙子，我祖父
在堂兄弟中行十六。到我父亲这一
辈，大坝垴的从堂兄弟已多达七十
余人，我父亲行二十三。

祖母在世时常念叨嫁大坝垴后
所过的“大众”(大家庭)日子。那时，
达三公已过世，五个儿子中有三个
在外经商，但兄弟子侄仍在大坝垴
聚族而居，不分家。各房儿媳孙媳轮
值当厨，上百口人的大家庭到饭点
需鸣钟开餐。那时，我曾祖父和祖父
都在外经商，每次回家，带回的银钱
要分毫不差地交“大众”账房，礼品

也要各房平均分配，不能为妻儿私
留。随着人口的繁衍，大坝垴屋场经
历了几次大的翻修与扩建。按规矩，
各房青壮劳力都要回家效力，商人、
官员，乃至外出求学的学子，概莫能
外。这个规矩是达三公留下的，其用
意大概是要让每个子孙为家业流流
汗，以后才懂得珍惜。每遇这种工
程，“大众”只请木匠、砌匠和漆匠，
下力的副工一律由各房子孙承担。
祖母说，那场面真是好看，几十个青
壮汉子，一色蓝布长衫，撩前后襟，
腰间用带子扎起，和灰的和灰，搬砖
的搬砖，担土的担土，吆喝喧天，一
幅家兴业旺的景象。大坝垴最后的
规模已不可考，可以确认的是，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作过明照公社的
社部和明照学校。曾经在大坝垴度
过少年时代的父亲说，其实那时的
屋场已不及当年规模的二分之一
了。

由于人口过多，大坝垴叶姓在
我祖父这一辈开始分拆。长房留在
祖屋，其他各房分置到神冲、墙背屋
场、井坎上、大丰、砚塘坡、黄泥塘各
处，形成了一条绵延七八里的叶姓
聚居带。我祖父分在砚塘坡。儿时，
祖母曾告诉我，初到砚塘坡时，那里
还没有什么屋场，一天傍晚，她看见
一只老虫(湘人对华南虎的称谓)从
塘尾坡下来。吓得她赶紧掩上槽门，
从门缝里望老虫慢吞吞地踱过田
垅，上了对面的马王坝岭。我说，应
该是只豹子吧，株洲哪有老虫。祖母
说，豹子我认得，身上是一圈圈的铜
钱花，那只老虫长的是条纹花。

看来，祖母当年看到的确凿是
华南虎了。

祖母生于 1894 年，她随祖父迁
砚塘坡时刚三十出头。她一定想不
到，90 年后从城区铺展过来的新塘
路会把她的新居彻底覆盖。对面的
马王坝岭已经消逝了，当年的那只
从塘尾坡下来的华南虎去了哪里
呢？

同样，今天的大坝垴也静静地
躺在了云龙大道的路基下，那位 170
年前在这里一边咯血一边插田的汉
子的遗骸虽已迁离了这块土地，但
土层深处难道不会残留着那一丝生
命的猩红？

据叶氏族谱载，大坝垴叶姓源
于株洲白马垅，白马垅叶姓源于湘
潭姜畲，姜畲叶姓源于江西宜春炭
山坝。时值元明交替，群雄逐鹿，战
火绵延，湘中几成无人区。明永乐年
间，朝廷敕令赣人填湘，允许移民在
湘地“插草为标”，只要是无人耕种
的土地，移民随便做个标志，哪怕是
插根草，这块地就归你了。当时炭山
坝的一对叶姓农民兄弟在土地的诱
惑下举家迁湘。时间过去了 620 年，
我们还能从时空深处窥听到那对兄
弟面对湘中沃土时，发自心底的那
一声欢呼吗？

任何空间，一旦加上时间的维
度便有了苍茫而凝重的底色。

初夏的艳阳下，祖母墓前，先人
的那只眼睛在看。

眼前已成都市，全然没有了昔
日山峦田畴的景象。其实，所谓家
乡，所谓故土，其在物理意义上只不
过是经线与纬线相交的那个具体的
点。任何空间都是舞台，在时间的催
化下不断地变幻着场景和人物。谁
是谁的家乡，谁又是谁的故土？

云龙大道两旁的职教园区，众多
学院正陆续入驻，十万学子即将在这
里开始他们的求学生涯。空气中鼓荡
着勃勃的元阳之气。在这个被称作大
国工匠摇篮的园区里，一场新的震撼
人心的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山崖上的那只眼睛，是演完了
自己的戏份，退到观众席上的眼睛。
她只剩下两件事——别作声。看。

最后的凝视
叶之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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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水幕电影是在神农湖边。
神农塔下，棕褐色木椅，梯级排列，巨形看台。当水

如《白蛇传》里青蛇妖娆地扭摆而出，当水柱变换着各
种形态，在水上整齐地舞蹈，当雪白的水柱伴随着音乐
的高亢激越从神农湖里冲天而去，当一个故事通过水
以图像的形式讲述，我为之震撼不已。以后，每次过来
小住，吃罢晚饭，老公必定对我说：神农湖，走起！

从黄河北路到泰山路，神农大道 B段，宽敞、平整、
笔直，车流有序。经过地下通道，到达神农文化艺术中
心一侧。再往前，便是神农湖。湖边，沿山塑形，一路杂
植了紫薇、卫茅、槐树、香樟、罗汉松、白玉兰、海棠、旱
柳、茶花、红叶石楠，一年四季，碧玉妆成，丝绦垂拂，春
意盎然。山边，石板小路下面，细水长流的河道，石头挤
挤挨挨，像在开会。

湖边水上，油漆木板路曲折前伸，两边杂植水葱、
香蒲、芦苇、芦竹，四季常青，蓬勃繁衍；水边，一条赭红
色塑胶路蜿蜒而过，供自行车骑行或散步健身。外围，
是更为宽阔的汽车道。人车分流，各取所需。每到黄昏，
路上人来人往，少男少女牵着手走，老夫老妻一前一后
慢慢走，带着小孩的推着喊着走，牵着狗的追着狗走，
独身一人的兴冲冲往前走。累了，路边的木椅可供休
息，渴了，自动直饮水机，打开龙头，将龙头嘴朝上，嘴
对着龙头，水就汩汩到了嘴里。神农大剧院旁边，最是
热闹，海盗船此起彼伏，孩子们快乐的叫声在飞；旋转
木马、空中飞椅、碰碰车，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湖里，
三五只船慢慢悠悠地在水中游荡，夕阳的余晖照在水
面，波光粼粼；远处，株洲工业大学的红顶在夕阳中相
映生辉。

散步散步，，即散心即散心。。选一个有花有草有水的地方选一个有花有草有水的地方，，走一走一
走走，，看一看看一看，，既为健身既为健身，，也为休闲也为休闲。。人居环境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提升，，人们人们
更愿意走出家门更愿意走出家门，，就近逛一逛就近逛一逛，，或者往公园或者往公园，，打上几套太打上几套太
极极，，跳上几曲舞蹈跳上几曲舞蹈；；想出去了想出去了，，背上背包背上背包，，来一场说走就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走的旅行，，去另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去另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神农湖边的居民神农湖边的居民
或远道而来的人或远道而来的人，，小住也好小住也好，，长住也罢长住也罢，，最愿意去的地最愿意去的地
方方，，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便是这山清水碧便是这山清水碧、、落日熔金的湖边了落日熔金的湖边了。。

神农湖湖面汪洋，视野开阔，湖边植被浓郁，高低
养眼。神农城以炎帝广场和天台公园为核心，以神农文
化为主题，小到一块石头，大到水循环，都突出低碳、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边走边看，来到神农塔下，如
果时间恰好，撞上周日或节日，集声、光、电于一体的水
秀节目会在晚八点准时开始。这里早已坐了很多等待
观看的居民，有的手里拿一盛满温水的杯子，有的就近
买了零嘴，孩子们手上举着买来的玩具风车、玩具水
枪、胖乎乎的小熊，跑来跑去。一派盛世祥和景象。

株洲，洲原为“州”，是为水中陆地。《尔雅·释水》解
释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 (同渚)，小陼曰沚，小
沚曰坻。”株洲，因水而名，也因水而美。

神农湖湖中碧波荡漾，湖边小桥流水，楼阁水榭，
古色古香与现代气息相拥，走在其中，如在画中，心旷
神怡。夜空中繁星点点，月亮有时也会提早来报到，在
东边上空笑得眉毛弯弯。如果碰得巧，还能享受到湖边
小食带来的香味与美味，欣赏到灯会展时各种形态的
灯光秀。

经过九曲水廊，樱花园，看过水幕电影，走过观鱼
台，穿过林荫小道，重新步入神农大道，短短的一两个
小时，沿着神农湖走一圈，回望，晚烟、光影，空濛，像幅
水墨画。神农湖，笼罩在一片黛色的朦胧之中，之前的
园与台，又“云深不知处”了。

老公散步时，常常指着某株树说：刚来时它不及我
腰，现在，有我两个高了。指着一片山坡说：那些小树
苗，现在，成一片树林了。就连水中的菖蒲和丝茅，他也
一惊一乍，呀，又长高了！买房定居时，神农大道刚修，
神农湖修造完成不久神农湖修造完成不久，，时光慢展时光慢展，，我们见证着它的成长我们见证着它的成长。。
我们居住的小区我们居住的小区，，如果从地下车库走如果从地下车库走，，可以直接出大门可以直接出大门，，
如果从一楼走如果从一楼走，，则要绕一大圈则要绕一大圈。。可是可是，，散步散步，，我们必定选我们必定选
择一楼择一楼，，从两边蓬勃的植被中蜿蜒穿行而过从两边蓬勃的植被中蜿蜒穿行而过，，宁愿绕一宁愿绕一
大圈大圈，，就是因为触目皆绿就是因为触目皆绿。。

花草树木花草树木，，通过修剪通过修剪、、错置错置，，放在适当的地方放在适当的地方，，便是便是
最好的风景最好的风景。。青山行不尽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绿水去何长。。生活中的山水画生活中的山水画
意意，，让人与自然相与为一让人与自然相与为一。。

中考一过，初中毕业的学子们就开始了考试成绩
的等待，5A的，4A1B的，当然也有 CDEF的，成绩决定高
中三年的去处。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也是中考大军中
的一员。对于农村考生来说，那时的中考比现在的高考
更甚。因为，一次中考，就有了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的
天壤之别。

我家世代农民，姐姐和弟弟成绩都一般，我是家里唯
一有希望考中专的。谁家有个考生考上了中专，无论是师
范、卫校、农林水、工商财，都得举家欢庆，大摆宴席。不仅
三年全免学费，还每个月有生活费发，毕业无忧，直接分
配，终身吃上国家粮，世代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也是我
们没钱上高中的学子唯一跳出农门的途径。

我们初三下学期就结束了所有课程，进入了复习
和考试的阶段，每天不是读写背，就是考考考。中专并
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考的，好像当年初三四个班，两
三百来号人，也就三十来个名额可以参加中专的考试，
其余一律考高中，能参加中专考试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何况考上的佼佼者。我的成绩徘徊在班里前十名，现在
看来，还算可以，可那时是不尴不尬，很没希望的，因为
一个班考中专的名额都没有十个。

继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中专没考上，没人供你读
高中。妈妈破天荒地给了我五块钱买零食吃。姑姑的一
个油饼放在碗柜上面，连表弟表妹都没吃，悄悄塞给了
我。越是这样，我越胡思乱想，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作文
比赛，语文老师就看了班上第一名凌立志和第二名陈
勇的作文后，说了句“一二名的作文都写得这个样子，
你们这个班不用看了。”我精心准备的一篇写校园一角
的文章，老师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被打入了冷宫。数学老
师因为黑板上的一个脚印，一连两个星期的不上课，我
至今都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只有班主任陈老师每天苦
口婆心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安定民心。

上一届学哥学姐考了全郊区第一名，学校的老师们
可能都有点小骄傲，认为按上一届的比例，我们这一届
也会有不少的中专生。有个叫唐文斌的传授经验，因为
历史地理我们初二就考了，他就是随时随地像念经一样
背诵那些语文政治英语和生物。我学了两次，受不了，直
接放弃。

初中生，一是年龄小，二是考中专的毕竟是少数，
所以学校气氛一向轻松，直到模拟争取考中专的名额
时，才稍显紧张。我模拟不错，随便拿到了考中专的名
额，而且名次又前进了几名。但我心里清楚，参加中专
考试的这些同学中，能上的只有几个，大部分还是要刷

下来的。
备考中专的时间里，最累的学生就是有考中专名

额的，还有一部分累的是比考中专的学生成绩差，又比
一般的成绩好，家里有点钱，想读高中的。也有留级下
来，专为上高中读大学而考的（当年的留级生是没考中
专的资格的）。最轻松的是成绩差和城市户口的，当年
班上城市户口的充其量不过一两个，但他们投胎投得
好，一出生就得天独厚，即使成绩再差，他们也是城市
户口，随便考个技校，毕业就有正式工作。一时之间，日
夜备战埋头苦战的，优哉游哉混毕业证的，校园里五彩
缤纷。

家长们也紧张，给孩子敬老爷的（敬菩萨）组团出
发，那阵子家里有吃的尽着中考生，犯了不是太大的错
误，也会延至中考后责骂。

中考七门功课，语数外物理化学政治生物，分两天
考完。考中专的，我们被安排到郊区一中（现十三中）考
试，其余的在本校考。

考试那天到了，一大早，老师交代我们带好准考证
和学具，我们学校是离市区最远的，学校租了一台中巴，
我们一车学生和老师坐的坐站的站挤的挤，晃晃荡荡就
出发了。农村孩子坐车少，比如我，就极少有机会坐车。
没走多远，胃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还有几个同学
呕吐了。好不容易到了郊区一中，大家呼啦啦下车，考试
的严格程度堪比高考，有三个监考老师，我混混沌沌考
了一天出来，一看，车上早已坐满了同学，有的同学甚至
为了坐到座位，考完是跑着出来的。中巴晃晃荡荡回家，
第二天又晃晃荡荡开到郊区一中，照例又有几个晕车
的。终于考完了，考完还在学校学习了两天的农技知识，
就一心等待考试成绩。

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当年
报考的是株洲师范，出成绩的日子也就知道录取分数线
了，还记得当年的师范类录取线是647，我考了641，第一
次听错了，以为录取线是 641，忍不住心中一阵狂跳，结
果六分之差，我失去了上中专的资格，也失去了跳出农
门的机会。从此走入社会，不再是一个学生。我们班班长
是唯一的一个考上中专的，进入了长沙农校。当然还有
七八个家庭条件好的上了高中，更多的是从此告别校
园，走入社会。

九年寒窗，一朝中考，打回田间。
那些年考中专，是人生的第一次选拔，三年后考大

学才是第二次选拔，所以，考上中专的，都是学习尖子，
此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

那时的中考
倪锐

沿着神农湖边走一圈
李巧文


